人 逢 喜 事     逢 凶 化 吉

--- 鍾淮通 ---

1962年夏我畢業於政治大學，同年八月隻身前往香港，真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在香港舉目無親，語言不通，不會講廣東話，再加上身無分文，竟敢前往香港去冒險，真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在那裡混了三年多，曾任學校教員、出版社編輯、報社記者、渣華輪船公司理貨員、貿易公司秘書等等工作。只可惜東不成西不就，一無所成，虛度光陰，浪費生命，覺得沒甚

意義。幸好與我相戀六年多的女朋友梁淑怡(梁清英)小姐與我保持密切的書信來往，魚往雁還

不曾間斷。一九六五年她畢業於國立師範大學，八月間她來香港度假，相約回台北相會，另謀發展，在牠的建議及激勵下，我決定辭去貿易公司的工作，回台北另謀發展。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我飛回台北，下機後在台北松山機場候機室，接機的除梁淑怡外還有前

椰加達中山中學母校黃天賜老師、師母王德芳握手寒暄後，黃老師伉儷接我到他們在台北復興南路寓所安頓下來。黃老師說";他與師每王德若在桃園龍潭石門水庫旁為了紀念王師母先翁在福建泉州辦過一所「華僑女子公學院」，所以在桃園龍潭鄉舉行復校，為國作育英才。王德芳師母為了進行復校曾先後到過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地，同福建泉州熱心僑胞勸募復校經費。一年前在桃園縣龍潭鄉進行復校工作，學校在草創階段，萬事起頭難，現建有教學大樓一幢，計有八間教室、教師學生福利中心、教職員及學生宿舍等;圖書館正在籌建中，復校初期全校只招到五個班級:計初中一至初中三各一班，高中一班，學生人數不到二百人，教職員十多人。草創初期，百廢待舉，經濟拮据，困難重重，可想而知。王師母任董事會董事長，黃天賜老師擔任校長，他們非常誠懇邀請我為下一代教育共同努力打拼，聘請我擔任教務主任，他們說復校一年多來教務主任一直懸缺，由校長兼任，你現在回來剛好上任。
  我在大學畢業後，另在香港九龍基督教之聖心書院教過三個月書，因廣東話講得不流利，為

恐誤人子弟，良心上過不去，三個月後即辭職。該校校長為上海人，教務主任為廣東興寧客家

人，聽說我要辭職，都覺得很詫異，再三挽留，他們異口同聲說:他們都是大陸陷其後逃亡到香港的難民，剛到香港時都不會講廣東話，過了一段時間就學會了。他們把經驗告訴我，只要常常與學生溝通，互相學習，教學相長，很快就會學好廣東話，慢慢得心應手，駕輕就熟做一個好老師。這是他們的一番好意，但我還是堅決辭職，只有三個月的教書經驗，突然要擔任教務主任之職，我不敢應允，深怕誤了黃老師及王師母的好意。但黃老師和王師母很堅定要我上任，並再三鼓勵，我只好勉為其難答應，誠惶誠恐去接受。我想只要我虛心學習，盡心盡力去做，加上有他們的指導，一切困難或可解決，工作很快就會步上軌道。因為學校經費困難，所以也沒有計較待遇酬勞多少?決定與學校共度難關。黃校長同時聘請梁淑怡為家政及公民老師，因此我們可以朝夕相見，不必再像以前我在香港，她在台灣二地相思之苦。

  既然我與梁淑怡小姐相戀六年多，現在又同在一間學校任教，朝夕相處，王德芳師母建議我

們辦理結婚。於是我們分別寫信向印尼椰加達的雙方家長報備，得到他們的同意後，立即進行籌備結婚事宜，婚期定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七日，喜宴地點定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台灣大飯店，

洞房則訂在濟南路二段的僑聯賓館。

  正在籌備婚禮期間，我由桃園縣龍潭鄉上台北市辦理戶籍登記事宜，記得那天是十一月二

日，我與黃天賜老師一起去中崙郵局寄信，寄完信又一起搭乘公車到台北市警察局辦理戶籍登

記。搭上公車約走了四個站，黃老師以印尼話提醒我車上要小心扒手，我一聽馬上摸摸口袋，果然皮夾子還在中崙郵局的櫃台上，匆匆忙忙忘了拿走，立刻下車再搭回頭車去中崙郵局，進入中崙郵局果然不錯，看見皮夾子仍然原封不動在郵局櫃台上，我拿起皮夾子向郵局櫃台小姐說明這個皮夾子是我的，為了證明，我說皮夾子裡面有新台幣多少錢，港幣和美金又多少，還有我的照片，郵局小姐打開來一一查驗，果然不錯，於是物歸原主，完璧歸趙，真是喜出望外。這是結婚前第一個失而復得的好事，郵局進進出出的人那麼多，何以沒有人順手牽羊，真是不可思議!

  一個星期後，一天早上八點多鐘，黃天賜老師由台北市復興南路寓所打電話到龍潭鄉泉僑中

學，他語氣急速驚人的說，昨天晚上他家中道強盜入侵，家中財物被洗劫一空，連我掛在後面房間的幾套西裝及結婚禮也被盜去了，真是睛天霹靂，把我嚇出一身冷汗。那時是戒嚴時期，而台北市是首善之區，竟然也會發生強盜入屋搶劫事件，強盜被抓到了是會被處以死刑的。

  黃老師寓所，四面都裝上堅固的圍牆，還賣了兩條惡犬，有客人到訪他家，兩條狗兇得不得

了，加上所有窗戶也都加裝了鐵窗，鐵門應該非常安全，何以會遭強盜入侵打劫?真是不敢想像的事，這是過去從未發生的。而且黃老師夫婦通常不易熟睡，因黃老師患氣喘數十年，經常咳嗽氣喘，尤其冬天更是嚴重，因為十一月以後石門水庫風很大，所以黃老師才住在台北市，以避風寒，何以強盜破窗而入，他們婦夫全沒有發覺?黃老師按著說強盜入屋前先毒死兩條狗，按著翻越圍牆以迷暈煙由窗口吹進他們的臥室內，黃老師夫婦因此昏睡很久，強盜用鋸子鋸斷鐵窗，由窗戶爬進室內，強盜進房子後，從容的在黃老師臥室翻箱倒櫃搜刮值錢的東西。那個年代大家都很窮，連黃老師穿了多年的西裝及長袍也都被偷了去。第二天早上八點鐘二個人才清醒過來，看到鐵窗被鋸斷，滿屋狼藉，好像經過一場戰爭似的狠狽，然後打開前門看到兩條狗已死在院子裡，發生這樣的倒霉事，真是觸目驚心。後來他們想到我在後面房間的西裝等物一定也遭殃了，真是說也奇怪，我的西裝等物一件都不缺，完整的仍掛在那裏，原封不動。他一開頭以激動的語氣說，我掛在後面房間的西裝等物都被偷光了，是故意嚇嚇我罷了。他又以喜悅的口吻說，你們要結婚了，鴻運高照，連強盜都不敢偷盜妳的東西，預祝你們新婚愉快。這是兩個星期內接連發生二次應該遺失或遭劫的事，都逢凶化吉，平安度過，真是感謝主的恩典。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七日，我與梁淑怡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台灣大飯店舉行婚禮宴客，婚禮儀

式完成後我們搭乘計程車到濟南路僑聯賓館，有幾位同學說要鬧洞房，熱鬧一下。於是我與新娘梁淑怡乘一部計程車，溫德文、丘尚堯、吳海鵬等十多位同學陸續抵達僑聯賓館，為了要鬧洞房爭先恐後上了二樓，大家玩了些噱頭，作弄我們，開懷大笑，達到目的，時間已過了晚上十一時，為免影響其他住客安寧，各自打道回府，我們也準備沐浴休息了，這時才發現行李不見了，沒有衣服可以替換，當天晚上收到的禮金、禮物也放在皮箱內一並遺失。原來我們下車後，匆匆忙忙忘了把行李箱由計程車上取下，計程車就開走了。我們原本第二天要到日月潭度蜜月的計劃也因此泡湯了。同學們覺得很掃興，又無可奈何，當晚適有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徐新漢同學，他在《中央日報》擔任記者，第二天《中央日報》把這則消息報導出來，很多同學、朋友看到了都打電話來關心及致意慰問之忱。

  第二天早上我們到中山北路派出所去報案，過了三個星期仍如石沉大海沒有一點下文，我們

只好自認倒霉，不再想它，但奇蹟卻忽然出現了。有一天早上內人梁淑怡突然靈光一現，她說

她記得那天晚上(已過了三個星期的事)，我們乘生的那輛計程車身上好像有「x洲」字樣，於是我們向學校請假，馬上去台北市去查究一下，到了中山北路派出所，詢問警察先生台灣大飯店附近有無計程車行，其中有無「x洲」計程車公司?警察馬上回答說，有一間叫「綠洲」的計程車行的確每天都在台灣大飯店門口排班候客。我們立刻趕到「綠洲」計程車行找老闆查問，並將十一月廿七日晚上發生的情形向他細說分明，並將《中央日報》新聞一併交給他參考，老闆承認他們的計程車每天都在台灣大飯店門口排班候客，他會負責檢查當天的排班表，究竟是哪一位司機涉嫌犯案查個水落石出，查出事實真象後會跟我們聯絡。過了二天計程車行老闆打電話來說，確有其事，請我們到他車行面談。他說他的計程車司機經過嚴格考試考核，行為品德端正的人才能錄用，以確保乘客安全權益，何以會發生司機侵佔顧客行李的事，他已查出真象:那天晚上剛好有一位司機身體不適，他的一位朋友失業多時，於是替他代班，開了那部計程車到台灣大飯店，剛好我搭上他的那部車，牠是蓄意要侵佔你們的行李的。老闆說嫌犯已承認行為不當，也知道後果嚴重，已將皮箱拿回來，衣物還在，你遺失的金錢已被他侵佔用罄，我會依據所報數額償還給你，但有一個條件，請你們不要報警處理，以免他的車行及嫌犯受到法律嚴厲處分，因為那時是戒嚴時期，報警後有嚴重後果，我們因失物及損失錢財得到賠償，就此息事寧人，不再追究。

  這是一個月內因辦理結婚喜事連續三次發生失而得好事，時光迅速，星月如流，轉眼一幌悠

悠四十年過去了，我們都已垂垂老矣，記住人要知幅、惜福，再造幅，待人退一步，愛人寬一

寸，就會活得長壽而快樂，在此與老同學們共勉之。
